
（结局）我想见你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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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中国，拿着蝴蝶会一开始答应给我的五万美元。这是

拿命换来的。

我先去找了王辉。王辉见到我，劈头盖脸就问：「这一年你到

底去哪了！」

我没有说话。

王辉沉默了一下，接着说：「阿果她……自己喝药走的。」

我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那么愣愣的坐着。王辉

把烟递过来，我使劲抽着，胸口撕裂一般的疼。

王辉说，阿果有个母亲在贵州老家，她母亲有尿毒症，只能靠

透析活着，一周要透析三次。阿果上到大二的时候，家里为了

治病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她没有办法，从学校出去做了小

姐。后来跟了李哥，也是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有一次透析跟

不上，她母亲就有生命危险。

就在我走了不到半年，阿果的身体不舒服，也被检查出来了尿

毒症，医生说是遗传性的。阿果很绝望，知道这种病要折磨她

一辈子，她不想忍受，就在一个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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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捂着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说：「说说李哥吧。」

王辉说，就在阿果死了之后没多久，全国开始打黑风暴。李哥

本来想销声匿迹一阵子，避避风头，可是姓秦的跟姓陈的这两

个家伙趁这个机会咬住了李哥，把他弄了进去，判了十多年。

后来这俩人在一块喝酒，小妖，拐子和凶器三个家伙冲进去把

这两人全捅了，还伤了其他几个人。这两个人命大，送医院里

抢救过来了，没死，这案子算是作下了。凶器跑到了东北，拐

子不知道跑哪去了。几个月前小妖被当地巡逻发现，拒捕，直

接被击毙了。

王辉说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这是阿果的遗物。阿果临死

之前把这些东西给了拐子，让他转交给你。拐子不明白怎么回

事，直到阿果死了他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拐子跑路，临走的

时候把东西给了我。」

小盒子里是一些很零碎的东西，阿果的手机、我的银行卡、我

的一个旧钱包，还有四张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票。

我又抽上了一根烟，把这一年的遭遇大体给王辉讲了一遍。

他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还没想好，我要先去看看李哥。

在我出门的时候，王辉又说：「杨蒙结婚了。」

我顿了一下，接着走出了门。



我在探监室里见到了李哥。李哥见了我很是吃惊，他坐了下

来，声音有些嘶哑：「你回来了？」

「嗯，李哥，你在里面还好吧？」我看他的模样苍老了很多。

「还好，还好。」李哥一咧嘴轻轻笑了起来，「里面还有几个

我原来的小跟班呢。没人欺负我。」

「那就好。我知道你烟瘾大，给你带了两条烟。」我把烟拿了

出来。

李哥看到烟，尴尬的笑了笑，先把烟拿给了旁边站着的管教。

我明白，给犯人送东西必须要经过管教的同意。

「李哥，我在外面想想办法……」我小声说道。话没说完，就被

李哥打断了：「别替我费心了，没用的。小妖他们的事……我也

都知道了。都别管我了，只会连累你们。」

我没有说话。

「还有，欧阳，阿果她……」李哥欲言又止。我点点头说：「我

已经知道了。」

从监狱出来，我就去找了徐姐，那个跟李哥有生意来往的温州

女富豪。

这么久没见，徐姐还认识我，也许是我当年两腿放倒她的爱

将，这事让她念念不忘。我对徐姐说明了来意，她听了之后，

摇了摇头说：「不是我不帮忙，这事情不好弄啊。判决都已经

下了，没有办法。」



「徐姐，你人缘这么广，肯定有路子。」我拿出了从俄罗斯带

回来的五万美元塞给了她，说：「徐姐，你帮帮忙吧。」

徐姐叹了一口气，收下了我的钱，说：「我尽力试试吧。」

从徐姐那出来之后，我去了一趟贵州，按照原来阿果说过的，

我找到了她的家，距离黄果树瀑布并不远的一个偏僻县城。

阿果的母亲非常虚弱，因为长年受尿毒症的折磨，她的眼睛几

乎都要看不见东西了。阿果还有一个表叔在这里帮着照顾她母

亲。她表叔已经知道了阿果的死讯，但害怕老人受不了这个打

击，便一直没说。

我对阿果的母亲说，我是阿果的朋友。阿果工作太忙，所以我

替她来看看您。

老人家很高兴，连忙招呼我喝茶吃糖果，说让我留在这里多玩

几天。

我说不了，我还有事情要做，今天就得走。在临走的时候，我

把所有的积蓄留了下来，十几万。我说这是阿果让我带给您

的。

回到天津后，王辉问我给家里打电话联系了吗？当时骗你家里

人说你出国了。

我说我还真是出国了，我已经往家打电话了。

王辉问你妈咋说的？



我说我妈往死里骂了我一顿。

又过了几天，徐姐告诉我，她已经尽力了，所有能走的关系全

走到了，并没有多大用，但总算是减掉了几年刑期，还剩下八

年。

我说谢谢你了，徐姐。

徐姐说不客气，你要是没有老板了，就过来跟着我打拳吧。

我说不用了，我现在已经不打拳了。

我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愣。王辉问我：「欧阳，你准备以

后干点啥？」

「我也不知道。我想离开这个城市。」我漫无目的地说。

「你这些年过的……上个大学，恐怕连大学是啥味都没尝出来。

我看你不如去考个研究生，再读一遍吧。」

「考哪里？」

「考青岛吧。那里有一家公司想让我过去上班，你陪我一起

呗。」

「行。」

就这样，我跟着王辉去了青岛。在俄罗斯的一年磨练了我的英

语水平，我又复习了一段时间，很顺利的考取了那一年的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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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学那天，我扛着背包走进校园，恍惚有些当年的回忆。走

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学校广播里放了一首歌，那旋律曾经熟

悉，是梦机器的《诀别书》。

我驻足而立，静静的听着。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我原来给表姐写

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签了公司的他们终于有些名气了。

    草体染了半面纸张，

待我看时颜色或已泛黄。

不闻塞外狼烟四起，

兵戈铁马万里白霜。

我等寒鸦飞尽拾纸笺，

一念断肠。

谭郎。

山下春烟又起，

我等你归来和以前一样。

风中的柳色又绿，

看见了诸事过往。

我慢慢踌躇，



捡起飞来黄叶，

在铜镜上贴片红妆。

回首别时巷，

恨不能遗忘。

2

我在青岛继续大学生活，一切很好，按部就班，自由散漫。没

事的时候会和王辉聚一聚，喝点小酒。我已经学会了抽烟，我

抽着烟对王辉说，这儿的海风比天津潮湿多了。

王辉笑笑，问，还记得以前的事呢？

我说不记得了，只是说说海风而已。

以前的生活，并未给我留下太多的痕迹，除了在阴天下雨的时

候，胸口和膝盖会隐隐作痛。我在学校澡堂洗澡的时候，他们

会看着我的后背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只是好奇那个曼妙的

纹身。

那年十月，导师带着我们去安徽黄山采风。在十月里，总是会

发生一些事情。

在黄山市，我们在路上走着。一辆黑色轿车开了过去，接着又

「嘎吱」一声在身后停下了。从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西

毒？」



我一愣，转头看去，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喊我。我一时间

没有看清这是谁。他见我转过了头，立刻下了车，高兴的喊：

「西毒，真的是你啊？」

拐子。

竟然是拐子。我在这里竟然遇到拐子了。他比以前胖了许多，

相貌也不如当年那般英俊了，可是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瘸的。

我跑过去，跟拐子狠狠的抱在了一起。

从车里出来一个女人，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怀里还抱着一个

孩子。

我问拐子，你都有孩子了？

拐子笑笑说，一不小心就有了。

我问拐子你现在怎么样？拐子说他换了一个名字，在这里开了

一个小厂子，过的不错，娶妻生子。拐子让我跟老师请个假，

跟他回趟家，他有东西要给我。

我问什么东西？

拐子只是说，很重要的东西。

坐在拐子的车里，我问他有凶器的消息吗？拐子摇摇头，说一

直没有。

车子停在了拐子的家门口。我说，拐子，你丫的终于住上别墅

了。



拐子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封折叠的信。

拐子说：「这是阿果当时留给你的。我放在身上，走的时候太

匆忙，忘记转交给王辉了。」

阿果留给我的信？我接过来，手忽然开始颤抖。

信还没有打开，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掉了下来。

我急忙用手抹了抹眼睛，仰着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害怕泪水会

打湿那碳素墨水写出的娟秀字体。

「欧阳吾爱，见信如晤：

我不知道你能否见到这封信，这世上有太多的不一定。但我还

是怀着一丝希望，就像希望我们看过的电影都有一个美好的结

局。我希望我们的结局也会美好一些。

很抱歉我没有等到你回来，时间太难熬了。跟你在一起的时

候，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过的如此缓慢。我从太阳升起等到太阳

落下，好像过了一万年。只有我现在给你写信的时候，才感觉

时间过的好快。写完了这封信，时间又是一种煎熬。我病了，

你知道吗。我不想离开你，但我没有办法。我爱的人，原谅我

对你如此无情。

我最近总是回忆过去，好多事我都忘记了，剩下的回忆都是跟

你在一起的时光。现在我坐在这里，一边写信，一边还想着你

的模样。可是你不要太想我。我要走了，你不要一直以我为

念。



其实我坐在这里已经大半天了，不知道要给你写些什么。有很

多话要对你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觉得，跟你在一起的

时间太短暂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重来一次。经历过的那

些痛苦，都值得。

其实我想说，你只要明白我的心就好。

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这封信的，我相

信你。好好的生活下去，我爱的人。

阿果。」

我读完了信，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倾泻而下。泪水打湿了字

迹，缓缓化开，如同云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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